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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多 中 国 故 事

系 列 报 道 请 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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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18时40分，总第400班满
载货物的中欧班列 （郑州） 准时从郑州
车务段圃田站出发，向万里之遥的德国
汉堡驶去。

在这条互联互通的国际贸易桥梁
上，有这样一群人：每天穿梭于移动的
车辆间，把一列列车拆分连接，确保运
行安全⋯⋯他们就是铁路调车员，俗称
列车“编程师”。

中 欧 班 列 比 普 通 货 运 列 车 速 度
快、路程远，因此，对车体的要求也
更高。装车前，所有的车体要经过认
真检验，待调车员确定合格之后才准
予放行。然而，挑选出不合格的车体
并非易事，需要调车员凭着一双“慧
眼 ” 在 铁 轨 上 来 回 巡 检 好 几 趟 。“ 比
如，第 9 节车体不合格，就要事先把
前 8 节车体拉出去，把第 9 节拉到另一
个道上，再把前 8 节和剩下的车体连

接起来。”郑州车务段圃田车站调车员
谭贺仁说，如果同时有几节车体不达
标 ， 过 程 更 繁 琐 。 车 体 完 成 “ 组 装 ”
后，才被调车员送去装货。

在整个调车过程中，调车员们需要
扒着车体，半悬空跟车前进，犹如“飞
檐走壁”。“观察路况、确认信号，并通
过对讲机及时向司机传达启动、停车、
连接等信息。”谭贺仁说，“这项工作比
较危险，人扒着车体，头顶是几万伏的

‘电老虎’，脚下的铁轨是‘地老虎’。刚
开始学调车时，难免让人心生胆怯。我
们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做好人身安全
防护”。

因班列发车时间不同，调车工作也
要相应调整。如果早上发车，调车工作
就要从半夜开始。寒冬里，霜雪湿滑刺
骨，调车员几乎抓不稳车体；酷夏时，
车体温度超过 50℃⋯⋯每次调车，调车

员都要扒行十几公里。
“逢年过节都要值班，哪有时间出去

玩！”对于调车员崔建伟来说，去过最远
的地方也不过几百公里。在圃田车站当
了十几年调车员，掐指一算，他扒在各
类货运列车上走过的旅程，竟有十几万
公里，足够去10趟欧洲了！

自 2013 年 7 月 18 日开通以来，中欧
班列 （郑州） 迄今已累计开行 400 班，
总货值达 18.96 亿美元，货重 18.01 万
吨。从运行伊始的每月一班，已发展到
如今的“去三回三、每周六班”，成为国
内唯一一家往返均衡常态高频开行的班
列。这荣誉的背后，是无数工作者兢兢
业业的付出。

8 月 25 日 11∶50，天空上的乌云将
暑热卷得很远，调车长王鹏却眉头紧
锁：列车正前往十一道线装货，暴风雨
来势汹汹，前方扒行着的调车员一不注

意，就会出问题。
“能见度不足 10 米，暂停列车。”雨

越下越大，水幕似乎将窗外一切东西阻
隔住了。接到调度室命令，王鹏立即指
挥将车停下。此时，4名调车员全部被困
在正在调车的运行车间里。

13∶00，雨势稍弱，王鹏作了一个决
定：“火车不能总被困在这里，耽误调车
时间，我得去扒车！”说着，他随手找了
个塑料袋套在对讲机上，冲出了驾驶
室。风雨中，王鹏双手紧紧抓着车体上
的栏杆，半个身子斜侧在外，显得有些
单薄。只见，他纹丝不动地直视着前
方，发出号令：“注意弯度！”“前方注意
减速！减速！”⋯⋯

扒行 5 公里后，列车终于到达指定
位置，王鹏却犹如落汤鸡，浑身上下淌
着水。与记者匆忙道别后，他又再次走
上了铁轨⋯⋯

中欧班列的“安全卫士”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佳宁

无论是毕业多年的学生还是在校生，
都称他为“吐爸爸”；他教过的学生有
1800 多名，毕业生分布在新疆各地。“我
有 1800 多个娃，幸福得很呢！”他加入了
60 多个班级同学微信群，“哪个丫头、儿
子都能联系得到。”接到他的电话，学生们
一开口就是“吐爸爸”。

他就是新疆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
辅导员吐尔逊麦麦提·艾麦提江。在学校
里，吐尔逊麦麦提就是一个传奇。新生
报道时，被问到在哪个系，如果是信息
工程系，老生往往回一句:“哦，那你有
福了。”新生一头雾水，但没过几天就有
了深切体会，因为辅导员吐老师成了

“吐爸爸”。

严师

新生入校，吐尔逊麦麦提都会打电话
到学生家，了解每一名学生的家庭情况。

“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远离父母住校，打
个电话，让家长放心，也让自己心里有
数。”吐尔逊麦麦提说。

全系近400名学生，吐尔逊麦麦提能
准确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不仅如此，每
个孩子是什么性格、学习成绩如何、有何
特长、家庭情况怎样，甚至最近心情好坏，
他都掌握。

在 B6 号学生宿舍楼 104-4 号房间，
有吐尔逊麦麦提的一张床，还有2名学生
住在这里。其实，他的家离学校很近，但
他却整天和学生黏在一起。“这些娃娃正
值让人操心的年纪，忙时在学校住方便
些。如果这几年不上心，对孩子一生得造
成多大的影响啊？”吐尔逊麦麦提说。

2008 年毕业的许文军还记得，刚入
学时，早晨睡不醒，“吐爸爸”每天清晨都
到宿舍叫早，要求必须出早操，按时上自
习。晚上，他就守在宿舍，督促孩子们按
时睡觉。

毕业生罗元庆上学期间曾一度厌学，
生活散漫。为帮他改正，吐尔逊麦麦提曾
在他的宿舍住了一个月。“那时我总逃课，
但跑到哪里，都会被老师和同学们找回
来。”罗元庆回忆，“早上睁开眼，第一个见
到的是‘吐爸爸’；晚上睡觉前，最后见到
的还是他，整天形影不离”。在“吐爸爸”
的教导下，罗元庆改掉了坏习惯，学习、生
活走上了正轨。“时间长了，冰冷的石头也
能焐热吧。”他在电话中对《经济日报》记
者说，“现在，总也见不着‘吐爸爸’，是真
想啊!”

有时学生不爱学习，他不仅找学生谈
心，还到课堂上找原因，与学生们一起听
课，与任课老师沟通，探讨如何能讲得更
生动些。

“乐于读说、勤于思考、善于质疑、长
于评论”。这是吐尔逊麦麦提对孩子们的
要求。去年毕业的张美瑜说，“老师的严
格要求，在学校时可能不以为然，但等到
走上工作岗位了，就能真切体会到老师的
用心”。

在吐尔逊麦麦提的严格要求下，信息
工程系没有一名学生退学。由于毕业生
成绩优异，这些年就业情况特别理想，许
多毕业生到中石油、铁路等系统工作，担
任一线骨干。

“多给家里打打电话，别等到没钱的
时候，再和父母联系。”吐尔逊麦麦提引导
孩子们多和父母沟通，重视亲情。他说，

“要让孩子们有爱的能力，更加有责任感，
这也是衡量教育成败的重要标准”。

吐尔逊麦麦提希望孩子们少喝饮料，
多喝白开水。对此，好多新生都觉得“有
点过”，“好不容易离开家长，结果这位比

父母管得都严”。有学生这样评价。“学生
年龄小，管不住自己，我想家长在身边，也
会这样要求的。”吐尔逊麦麦提认为，要养
成好习惯就得从这样的小事做起，让学生
们在日常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

慈父

每到父亲节这天，吐尔逊麦麦提的
手机就响个不停，短信、微信、QQ 等
提示音此起彼伏。那是学生们向“吐爸
爸”送上的节日问候。“1800 多个祝福
啊！”手握发烫的手机，看着祝福的话
语，是吐尔逊麦麦提最幸福的时刻。

2001 年入学的那扎尔同学家庭贫
困，有时家里不能按时寄生活费，“吐爸
爸”就把她带到家里吃饭，并为她购买
生活用品。海玉洁、哈晓谦、马合买
提、刘庆亮⋯⋯吐尔逊麦麦提帮助的学
生数都数不过来。刘庆亮因为家庭贫
困，几度萌生了退学的想法，都被吐尔
逊麦麦提给挡了下来。“越是家庭困难，
越要坚持学习，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贫困
状况。”吐尔逊麦麦提给刘庆亮打气：

“你只管把学习搞好，我来想办法解决困
难。”“吐爸爸”为他跑前跑后申请补
助，又自己掏腰包资助刘庆亮完成学业。

其实，吐尔逊麦麦提一家并不富
裕，妻子曾遭遇车祸，长年在家休养，
大女儿去年大学毕业，小女儿在读初
中，一家四口都靠他的工资生活。为了

找家便宜的理发店，他曾走遍了五条街。
看到爸爸对自己的学生这么关心，

女儿们偶尔也会“吃醋”。家里来电话找
吐尔逊麦麦提，女儿递给他话筒：是您
闺女找你！这又是您儿子找你！故意把
尾音拉得很长。这时，吐尔逊麦麦提总
是笑着说，“哥哥姐姐们和你们俩不也是
亲得很嘛”。

的确，吐尔逊麦麦提的学生经常到
他家里做客，与“吐爸爸”一家非常亲
近。有一次过节，他对上小学三年级的
小女儿麦合丽娅说，给姐姐打个电话问
候一下吧。结果小女儿把电话打给了一
个她熟悉的爸爸的学生。“我觉得她跟我
的亲姐姐是一样的。”麦合丽娅解释道。

永远的“吐爸爸”流水的学生娃。
8 月底，吐尔逊麦麦提又迎来一批新
生，即将年满50岁的他向记者表示，现
在自己才找到了当爸的感觉。学生举办
婚礼，只要有时间，他一定会到场。许
多学生还说，“吐爸爸”不来，婚礼就不
办。“婚礼上，孩子向我鞠躬叫‘爸爸’
时，我感觉一切付出都值了。”吐尔逊麦
麦提说。

孩子成家，“吐爸爸”总得有所表
示。孩子们知道他花钱的地方多，告诉
他到场就行，不收礼金。“那可不行，这
爸也不是白当的，好在每个月只有一两
个，支出不算大。”吐尔逊麦麦提调侃
道。2012年毕业的黄卉告诉记者，全班
7 个女生，只有她还单着，已经和“吐

爸爸”预定好了，举办婚礼时，他肯定
要到场。

诤友

“‘吐爸爸’是我一生的老师，他
总能在你迷茫、困惑时，为你指出正确
的方向，并用自身行动感染着你，这就
叫诤友吧。”2009 年毕业，如今也为人
师的郭凯说，“用良师益友形容‘吐爸
爸’，最贴切不过”。

无论是对在校生，还是已经毕业的学
生，只要有机会，吐尔逊麦麦提都要讲一
讲民族团结。“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
命线，这句话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实
践。”吐尔逊麦麦提投身教育事业近 30
年，担任信息工程系辅导员已16年，民族
团结的重要性，他体会颇深。

1966 年，吐尔逊麦麦提出生在新疆
霍城县果子沟牧场，从小生活在一个由维
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等多民族聚居的
村落，各族群众携手相依、互相帮助的一
幕幕，深深印在他的脑海。“每个人都要做
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他说。

“吐老师，我放心不下我的女儿，你能
替我照顾她吗？”两年半前，吐尔逊麦麦提
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端是锡伯族学生巴
剑丽的父亲，因为身患重病，感到自己日
子不多了，他想把女儿托付给吐尔逊麦麦
提照顾。

“没有问题，你就安心治病，我在学校
会照顾好她的。”吐尔逊麦麦提在电话中
承诺：“我会把她当自己的女儿一样对
待。”一周后，病魔夺走了孩子父亲的生
命，忙碌的吐尔逊麦麦提腾出时间，陪巴
剑丽吃饭、散心，疏导情绪，帮助孩子逐渐
走出了悲伤。

工作中，吐尔逊麦麦提发挥自己精
通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汉语的优势，
为学生做思想工作。早在 2000 年，他
就给学生们开设了民族文化课。这个
特殊的课程开在学生宿舍里。吐尔逊
麦麦提说，各民族之间只有相互了解，
才能慢慢理解，才能像一家人一样生活
和学习。

2005 年，吐尔逊麦麦提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此后 11 年间，他培养了
40 多名学生党员。目前，他是全院从事
辅导员工作时间最长的老师。“这个岗位
直接面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体现了我的
价值，我愿意一直干下去。”他说。

今年5月份，吐尔逊麦麦提当选第八
届“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是高职院
校唯一获此殊荣的老师。“热爱教育事业，
热爱学生，是学生们成长成才路上的筑梦
人，是名副其实的有历史责任感、为人师
表、立德树人、专业过硬的‘四好教师’。”
谈及吐尔逊麦麦提，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
院院长王和这样评价。

“我最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9 月 7
日，吐尔逊麦麦提对记者说，“学生们不仅
是我的丫头、儿子，也是我的朋友，我从他
们身上看到了活力，也找到了我前进的动
力。他们的健康成长就是我的事业，希望
娃娃们越来越好！”

“吐爸爸”和他的1800个娃
——新疆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吐尔逊麦麦提·艾麦提江的故事

本报记者 乔文汇

记者见到薛献军时，她刚
为初一年级学生上完第一节英
语课。过去几年，这位身材娇
小的女教师主动报名参加了四
次援疆支教。千里之外的新疆
和田，有她最牵挂的学生们。
她将母爱无私奉献给南疆的孩
子，是孩子眼中的“北京妈
妈”。如今，她最舍不得的还
是那方讲台。

“来了就要做点事”

薛献军是北京市第六十
六 中 学 的 一 名 英 语 教 师 。
2008 年 9 月，她主动请缨作
为第 6 批第 1 期援疆教师来到
新疆和田，被分配到和田地
区墨玉县第二中学教英语。
她 暗 暗 下 定 决 心 ： 既 然 来
了，就做点事情，把教学先
进理念留下来。夜深了，南
疆和田的万千星光里，总有
一束来自薛献军的宿舍。

在墨玉二中，为鼓励孩子
们学英语，她组织学生英语竞
赛，唱英文歌，表演对话⋯⋯
把 从 北 京 买 的 福 娃 和 “ 鸟
巢”、水立方模型作为奖品，
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她还
教双语班的维吾尔族学生写汉
字，为让孩子们看清自己的方
块字，她每天都要抽时间练习
正楷。

为期一年的援疆结束后，
学生们渴求知识的眼神、朴实
美丽的脸庞时常萦绕在她的脑海。2013 年夏天，当
集结号再次吹响，她再次申请赴疆，在和田五中一待
就是3年。

为尽快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提高入门级
英语教师的教学水平，薛献军经常把用手机给学生们
拍的照片做成 PPT 教学软件，并加入平时与孩子们
一起活动的照片和孩子们喜欢的动画，鼓励每个孩子
张嘴去说。她还把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编成小组，对
表现好的学生予以奖励。

她还牵头组织和带领初一年级的9位英语教师一
头扎进课题 《如何发挥初一学生学习英语的主体作
用》研究之中。大家查资料、找理论，齐心协力，形
成了研究风气。为提高学生记忆英语单词的效率，她
编写了 《初中学生记忆英语单词的有效方法》，自掏
腰包给每个学生印了一本。她悉心指导阿斯古丽、苏
正正、王召利、吴玉婷4位青年教师，使他们从刚出
校门的学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教师。

回京在即，学生们把一面牛皮鼓送到她手中，把
照片贴成纪念册，写上各种留言——“老师千万别忘
记我！”“我喜欢您！”“我爱您！”

薛献军连续四次援疆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她就
像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一棵红柳，成为一道昂扬美丽
的风景。她相信，多少年后，如今的学生不一定仍然
记着老师的名字，但他们一定会记得曾经有那批北京
援疆教师。

传递爱的“北京妈妈”

薛献军坚信：爱就像阳光、水或空气，可以跨越
任何疆界。她工作中最大的行为准则就是——爱，母
亲般的爱。在和田，她资助了8名学生。大家亲切地
叫她“薛妈妈”。

墨玉二中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维吾尔族。上课时，
薛献军发现，祖丽皮耶每天中午只能就着凉水啃干
馕，时常胃疼。薛献军告诉她：“从明天开始，你的
中午饭我负责。”汉族女孩杨文文家境不好，薛献军
送来水果和学习用品，成了她家租住的窄小平房中的
常客。在和田五中，每天早晨，当薛献军路过艾热帕
提江和刘飞所在的教室时，两个孩子心领神会地接过
她带来的鸡蛋和牛奶。

爱会开花结果。大家也把薛献军当成亲人。当祖
丽皮耶得知薛献军又到和田支教时，兴奋地告诉恩
师，她已经成为一名幼儿教师；杨文文考上了四川教
育学院，立志要做薛老师那样的人；春节前，肉孜婉
古丽从墨玉到和田，报告老师，她已大学毕业在墨玉
实习，如果没有薛老师的资助和与父母的沟通，就没
有她的今天。

一天，薛献军参加一个以“身边的故事”为题的
主题班会。让她没想到的是，主题班会的主人公竟是
她自己。维吾尔族的孩子们个个泪光闪闪，满怀深情
地发言，所有的内容都是对她的赞扬和褒奖，不知不
觉间，她泪眼模糊。

援疆支教是寂寞艰辛的，薛献军用乐观的态度去
面对。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冒着风沙，骑着自行
车，疾驰在和田的大街上。口罩盖不住的脸上全是沙
子。于是我轻轻地按摩按摩，这不是很好的去死皮的
方法吗？于是，我不讨厌和田的沙子了，我爱和田的
沙子。”

今年 7 月 1 日，52 岁的薛献军告别和田的风沙，
回到北京。几年的西部生活，在她的身体上留下了痕
迹。熟悉的人看到她，会心痛她黑了瘦了。经历了风
沙的肆虐，即便她天天戴着口罩，也难免咳嗽。回京
后，咳个不停的她被诊断为肺气管扩张，用药至今。

又是一个 9 月，身在北京的她，思绪时常闪回
大漠之南。此时，千里之外的南疆应该辽远深旷，
到处弥漫金秋的香甜吧。“如果有机会，我会再去
和田！”

四次援疆的

﹃
北京妈妈

﹄

本报记者

杨学聪

▲ 吐尔逊麦麦提
在讲党课。

▶ 吐尔逊麦麦提
坐在电脑前和学生们在
浏览就业信息。

▼ 吐尔逊麦麦提
（前中）与毕业生合影。

（资料图片）

中 国 故 事 2016年9月10日 星期六 7


